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傷 逝  彭詩敏

我每天都在這兒工作─這間先夫遺留給我的舊式餐室，翔空餐室。
那 時 候 剛 結 婚 ， 丈 夫 便 買 下 了 這 個 鋪 位 ， 誰 知 九 七 年 一 場 金 融 風 暴 ，
丈 夫 竟 成 了 負 資 產 ， 還 欠 下 不 少 債 務 。 之 後 丈 夫 每 天 拼 命 工 作 賺 錢 ，
沒錯，債務是清還得七七八八了，不過不久後，丈夫便積勞成疾，不到
一年就離世了。走的時候，只留下這間舊式餐室，和一個不到五歲的女
兒，可兒給我。

二零零三年，我還未從喪夫的陰霾中走出來，但和可兒的生活總算
過 得 平 平 淡 淡 也 都 安 安 穩 穩 ， 這 也 叫 我 安 慰 。 但 我 不 知 道 ， 二 零 零 三
年，這是多艱難的一年，不管是對我、對可兒、對香港，還有對他。

那年，還沒有人知道甚麼是非典型肺炎，甚麼是沙士，但卻在香港
社區爆發了這一場疫症，每天都不斷添增新症，而且每天都有人因此病
逝，沒有人知道應該怎樣做，整個社會頓時陷入了一片愁雲慘霧中。

在沙士期間，翔空餐室的生意當然一落千丈。聽專家說飛沫是傳播
沙士的一大途徑，當時根本沒有顧客會冒生命危險在外面進餐，每天只
有極少數顧客光顧外賣。

一 個 晚 上 ， 有 兩 個 客 人 在 餐 室 內 等 候 著 外 賣 ， 然 後 又 來 了 一 個 客
人。

「你好，麻煩你一個咖哩牛肉飯。」這是一把疲勞但溫柔的聲音。

「好的。先生，外賣還是堂吃的？」

「堂吃的，謝謝。」那時候人人為了預防沙士，都掛上了口罩。他
也不例外，他只露出架著眼鏡的雙眼，他的眼睛，是單眼皮的。看他的
眼睛，我猜他應該很累了，他的單眼皮眼睛好像橕不開，但又卻如此深
邃。

他找了個位置坐下了，然後用雙手按摩著前額。另外那兩個客人突
然坐開了，並驚叫道：「張太！你看你看！那個人是不是醫院裏的黎醫
生？」

「是呀！是呀！聽說他是前線醫生……」

「哇！那會不會帶有甚麼沙士菌？還是快走了吧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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噗的一聲，那兩個客人連飯也不要就跑掉了。我看見單眼皮客人，
不，黎醫生，一臉尷尬的，遲緩了一會才走到我面前。

「不好意思，我還是外賣好了。」

「不用介意，坐下來慢慢吃吧。」

「不了，太麻煩你了。」

這時，餐室的員工梅姐，正在用漂白水起勁起擦著剛才黎醫生坐過
的位置。

「對不起，我到外面等。」

該死的梅姐。

「不……」

我還未說完，黎醫生己經推門走出外面了。

那時候，我忽然覺得，導致社會一片陰霾的，除了可怕的非典型肺
炎外，還有人們那些自私自利的行為。

期後的一段日子，黎醫生每晚都有來餐室吃晚飯。由於怕員工又再
失禮，亦由於沒有員工願意招待黎醫生，我便親力親為招待他，久而久
之便熟絡了。他也終於有勇氣留在餐室進餐。

「今天又多了五宗新症了。」

「真是辛苦了你們這些前線醫生，壓力又大，又不能回家。為了答
謝你，我特地煮了這個豬肺湯，防炎的。」

「謝謝你，豬肺記得要洗得乾乾淨淨，也記得要煮到熟透。」

我 們 熟 絡 後 ， 總 會 有 事 沒 事 的 談 上 幾 句 。 但 我 竟 覺 每 夜 這 樣 的 閒
聊，是愁雲下的一點安慰。

這晚，黎醫生如常地到來晚膳。但這夜，他沈默了許多，沒有跟我
聊天，只自顧低下了頭沈思。

我把飯送到他面前。「黎醫生，飯來了，先吃飯吧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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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仍低著頭，沒有理會我。

「黎醫生？」

突然，我看見黎醫生的肩膀抽搐起來，並發出「嗚嗚」的聲音，他
哭了。他的一雙單眼皮眼睛哭紅了，哭腫了。

「黎醫生，怎麼了？你沒事吧？」我有點不知所措。

「今天又有兩個人死於沙士了……」黎醫生咽嗚著。「我受不了，
我真的受不了！壓力大得太可怕，我就像一條不斷被拉扯的橡皮圈，我
快要斷了……」

「黎醫生，你別這樣，請你振作……」看見崩潰了的黎醫生，我有
種莫名的心痛，但我詞窮了，不懂如何安慰他。

接下來的日子，我盡量和黎醫生聊一些家常閒話，讓他輕輕鬆鬆地
吃完一頓飯，這是他唯一能休息的時間，我希望能舒展一下他的壓力。
可 是 ， 過 了 不 很 久 的 時 候 ， 我 便 不 能 親 自 招 待 黎 醫 生 了 。 我 唯 一 的 女
兒，可兒不幸感染了沙士。

那日，可兒學校的校長打電話給我，告訴我懷疑可兒感染了沙士，
要我立刻接走她和帶她去看醫生。我腦內猛然一轟，甚麼？我的可兒患
了這可怕的沙士？不可能，我明明已經很注重她的個人衛生。可是，為
甚麼可兒這幾天總在咳嗽？

我到學校接過可兒，然後再和她到醫院。走到醫院門前，可兒突然
哭起來。

「嗚……可兒不要打針針，回家回家！」

「可兒乖，可兒病了要看醫生，看好了媽媽再帶可兒回家。」

可兒哭得更淒厲了。

我看著哭得臉紅耳熱的可兒，想起每天不斷公報的死亡數字，想起
我亦要因此被隔離好一段時間，忽然沒有勇氣送可兒進醫院了，我害怕
可兒這樣一進醫院，便永遠出不來了。我甚至製造理由說服自己可兒只
是患了普通的傷風感冒，並不是所謂的沙士。於是我抱著哭得死去活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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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可兒，轉身便回家。

接下來幾天，我足不出戶，甚至沒有到餐室打點一切，只留在家照
顧可兒，天真地相信可兒這樣就可痊癒。

一天，門鈴響了起來。我打開門，看到站在門外是穿著保護衣物，
面戴口罩頭套的梅姐，她的造型非常奇特，又非常誇張。

「老闆娘！為甚麼幾天都不回餐室啦？我聽張太說可兒得了沙士！
是不是真的？」

「沒有的事！你不要亂猜了……」

此時，咳得亂七八糟的可兒走了過來。

「媽媽，可兒咳咳……」

「哇！老闆娘！你看可兒！咳到這個樣子！準是患了沙士！幹嗎還
不送她去醫院？慘了！這下子我會不會都被感染了？」

「沒有沒有！可兒沒有沙士！」我連忙關上門。

「哎！老闆娘！可兒有病便得去醫！不要拿可兒的命來開玩笑！萬
一傳染了……」梅姐還隔著門不斷大叫大嚷。

我望著虛弱的可兒，可兒真的得了沙士嗎？但我真的捨不得送可兒
進醫院，我怕送了可兒進醫院，她便出不了來。

那天晚上，我家門鈴又響起來了。我只把門打開了一條小縫，這次
我看到的不止是梅姐，還看見一雙單眼皮眼睛，沒錯，那是黎醫生。

「黎醫生？」

「嗯！梅姐說你女兒病了！安全起見，趕快送她去醫院吧！」連黎
醫生也想分開我母女倆？

「可兒沒有沙士！你們都走吧！」

「請你不要任性了！可兒是不是患了沙士也好，還是送她去醫院檢
查一下吧！要是真的有甚麼事就麻煩了！」

「老闆娘！」梅姐的聲音又響起了。「快點帶可兒看醫生吧！別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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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家了！會害死可兒，會害死人的耶！」

「可兒沒有沙士！你們都走吧！」我重複了一遍便關上門。

「你不要這樣固執好不好？」黎醫生隔著大門喊起來。「我們做前
線 醫 生 的 為 甚 麼 寧 願 承 受 這 樣 大 的 壓 力 ， 也 堅 持 要 治 理 好 每 個 病 人 ？
是因為我們不想再看見有任何新症發生，也不想再看見有任何人死於沙
士！為甚麼你現在卻不願意讓可兒接受治療，而要她在這兒受痛苦？你
不是最看不過別人自私自利的行為嗎？為甚麼你現在卻不顧其他人被傳
染的可能！」

是 哦 ！ 何 時 我 也 變 成 了 自 私 的 人 呢 ？ 城 市 變 遷 ， 人 心 也 會 跟 著 變
嗎？我是否真的太自私了？

我緩緩地打開大門。

「我把我最寶貴的可兒交給你了，你一定要救活她！」我紅著眼跟
黎醫生說。

「放心，請相信我，我會盡力治好她的！」黎醫生望著我說，我又
再次看見他的單眼皮眼睛，這次，我在他的眼睛看不到倦意，看到的，
反而是承諾與支持。

之後的日子，可兒証實患上沙士，被送進醫院裏去，而我雖然証實
並沒有感染沙士，但也要被隔離了，我不能回餐室工作，更遑論去醫院
探望可兒，還有黎醫生了。我不知道在我被隔離的這段日子，可兒在醫
防 過 得 怎 樣 ， 黎 醫 生 有 沒 有 來 餐 室 吃 飯 ， 不 知 道 無 知 的 梅 姐 她 們 有 沒
有故意躲開黎醫生，怕黎醫生帶來病菌……被隔離的日子，我常常想起
的，就是可兒，還有黎醫生。

過了差不多一個月，我終於解禁了，醫院那兒也打電話告訴我，可
兒痊癒了，我可以帶她回家了！我歡天喜地地帶可兒回家，然後到市場
買了一大塊豬肺回餐室，拼命地又洗又擦，洗乾淨了，再煮了很長的時
間，確保豬肺都徹底熟透，湯免熬出了味。

我這個晚上一直待在餐室，等候著黎醫生，希望可以請他喝喝湯，
答謝他對可兒的照顧。可是，我一直等到湯都放涼了，餐室裏所有員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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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下班了，黎醫生還是沒有來。

是黎醫生太忙了嗎？雖然我不知道黎醫生何時會再來餐室，但我仍
堅持每天都熬豬肺湯等他。我熬了十四天了，但黎醫生始終沒有來過。

就在第十四天的晚上，我如常在餐室一邊看電視，一邊打點一切，
電視新聞突然報道了這樣的一則新聞：「黎達夫醫生在醫治沙士病人期
間不幸感染病菌，於今天下午去世……」

電視播影了一張男子的相片，我不敢相信這是真的，我從沒有看見
過脫下口罩的黎醫生。我用手掩蓋了電視中那張男子相片的下半臉，只
露出眼睛，試試看看電視上這個英勇徇職的是不是我等待了十四天的黎
醫生。我心裏說著不要不要，千萬不要，可是我在電視上看到的，是跟
黎醫生一樣的單眼皮，眼睛一樣的深邃。

我驚訝得只懂張開口，我用口掩著掛著口罩的口，卻掩不住滴出來
的眼淚。

三 個 星 期 以 後 ， 歌 手 們 在 大 球 場 演 唱 ， 為 沙 士 病 人 進 行 籌 款 活 動
時，興奮地宣布當天再沒有任何新增病症，大家都興奮地歡呼起來。一
名歌手說時間和城市每分每秒都在流動，呼籲我們市民要忘記過去，努
力活出將來。時間和城市每分每秒都在流動，很好，真的很好。可是有
些傷痛，任由城市怎樣流動，也始終不能淡忘的。

女 人 故 事 新 編  劉春


